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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經裏有「 更美的家鄉 」一語，指的是天堂。年
輕時讀到這個名詞，我愣了一陣子。從沒到過的地
方何以稱為家鄉？

活了數十年，才體會到此詞之深度。初小時，我
從廣州來港定居，父母認為我很快就適應。可惜，
我一直沒能擺脫人在異鄉的感覺。「 月是故鄉
明 」，我總覺得自己正活在一個暫時的處境裏。現
在退休了，始知這暫居之感並非「 離鄉 」所致，反
源自眼前一切無法「 成鄉 」的風景。宇宙那麼大的
拼圖中，人類也許都只是些剪出來的人形紙片，四
面伸出不規則的棱角，到處放都不合適，只有億億
萬萬分之一的一個小平窪，放進去後可以凹凸相
連、天衣無縫。小平窪就是我們的「 家鄉 」。而那
地方，不在人間。

聖經又說，我們在世上盡都是寄居的。我們活
着，原來就是要慢慢地領會這寄居的概念，好有動
力去尋找自己真正的家鄉——上帝。杜甫說他「 萬
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獨登臺 」，把人類的處境
全說中了。小學時，我們為了考上好中學努力；上
中學了，又為了考上好大學而奮鬥。大學畢業，自
然要找一份好工作，拼搏一生——可是，且慢，原
來是為了最終退休住個貴價院舍嗎？這高速旋轉的
賽道，不知一早已把多少人甩到人生更邊疆的地方
去。總之，家鄉永遠只是卡夫卡的城堡，無論對社
會精英還是草根百姓來說都一樣，家鄉總是遠在他
方的。

人都愛到風景壯麗的地方去旅行，相信這裏面也
不無尋找更美家鄉的潛意識。可惜旅遊使短暫之感
更強烈，拍照「 打卡 」實在無法滿足心裏的嚮往。
家鄉意味着擁有。可惜誰在瑞士住上三十年，也無
法把自己黏牢在一個雪山上，即使他是在那兒出生
的，也只能在百年之後重新交出歸屬和擁有之權
利。

更離奇的是，人會離開自己生長的地方，嫌其不
夠好，希望他鄉更有家鄉感，而這卻是個明顯的悖
論。到你想回頭，你曾經住過的地方卻大大地改變
了，讓你感到陌生。這與經濟政治和發展都無關，
卻與你的童稚相連。原來當你從懵懂之年變得懂事
的那一刻，流浪就已經開始了。家鄉，只有到了你
停止寄居於世，才會真的回到你身邊。

（作者為香港浸會大學語文中心榮譽作家。）

家 鄉 ●胡燕青

二○二二年三月我寫過一篇〈書市與江湖〉，
講述一九八三年發生在深圳水庫邊的故事。那年
的四月二十三日，首屆深圳書市
舉辦，展銷港版圖書為主的境外
圖書一萬餘種，其規模為中國內
地一九四九年以來所僅見。書市
主辦者利用優惠政策，首次正式
進口了十二種香港明河社版金庸
武俠小說，開金庸作品內地傳播
史上「 原版進口 」之先河。雖然
事先已有種種訂購規定，報紙上
對武俠小說與作者也隻字不提，
無奈各方追讀武俠熱情難於抑
制，訂數銷量還是大大超過預
期。為期一個月的書市總算平穩
結束，誰知半年後還是出了亂子
——發生了所謂「 內參風波 」：
上面一紙「 內參 」追究下來，點
名說深圳書市上銷售的《飛狐外
傳》為宣揚封建迷信之作。單舉
出《飛狐外傳》，是因為有記者

在柳州書攤上「 抓獲 」此書，攤主供認其書來自
深圳書市。

我來深圳也晚，未能躬逢書
市盛況，故事的重述端賴文獻
與訪談，其中疑點尚多。前些
天新得深圳美術館編《 窗口效
應——深圳美術館建館初期的
經營與收藏．專題研究展》一
書，其中影印的一份《 關於深
圳博雅畫廊在「 深圳書市 」期
間經營港版武俠小說情況的報
告》，提供了許多前所未知的
細節。

原來，所謂「 內參 」，是北
京一個政策研究機構編印的
《 情況通報》。那篇令當時博
雅畫廊總經理雷子源聞之色變
的文字，標題為〈 柳州書攤充
斥港台神怪凶殺小說 〉。原文
中列出了十二種柳州街頭所見
「 壞書 」，《 飛狐外傳》躋身

其中。另外十一種書究為「 何方神聖 」，報告沒
說。

報告解釋說，除《飛狐外傳》外，其它十一種
未在深圳書市目錄中發現。報告承認，為書市挑
選港版中文小說時，曾選擇金庸、梁羽生武俠小
說四十四種進口，主要考慮「 在眾多的內容荒誕
的武俠小說中，這兩個作者的作品稍好一些（比
較而言）。 」報告否認了「《飛狐外傳》來自深
圳書市 」的說法。書市只為圖書館服務，不接受
個人訂購。柳州圖書館書市期間曾訂購十二套武
俠小說，所持介紹信上說明是「 圖書館藏書 」。
「 這樣看來，柳州書攤上出現的神怪凶殺武鬥小
說，不可能來自深圳書市。 」報告最後說：「 今
後，我們將停止這一業務，不再發售武俠小
說。 」

明年四月二十三日是首屆「 深圳書市 」舉辦四
十周年，我正在策劃復刻印行一套明河社初版
《飛狐外傳》以為紀念。

（作者為深圳報業集團副總編輯、《晶報》總
編輯。）

深圳的《飛狐外傳》

▲深圳美術館編《窗口效應——深圳
美術館建館初期的經營與收藏．專題
研究展》。（胡洪俠提供）

我是受正統教育長大的，所以在香港文化席捲
大陸的黃金時代始終保持沉默，感覺說他們是文
化沙漠並不為過，除了武俠、言情、鬼神之外，
就是搞笑、無聊或者無厘頭、富貴永遠逼人。我
當然也不喜歡宏大敍事，但是總認為文化應該有
引領大眾積極向上的作用，將「 真善美 」作為底
色的綱常。

然而，多少年過去，當我發現無論有錢沒錢都
可以把生活過成一地雞毛；無論我們多麼努力都
改變不了什麼只是身心更感疲憊；那些被我們無
限拔高的理想主義終成泡影。

我才終於明白了港式文化的真髓所在——它準
確無誤地投射出我們內心的荒涼與無奈。

無論是《英雄本色》、《縱橫四海》裏的義薄
雲天，還是《 甜蜜蜜 》、《 桃姐 》中的一己悲

歡；也無論是師太影響一票城市青年價值觀的小
說，還是黃碧雲溫柔入骨的小資描寫；以及星爺
的功夫天下；報刊上無窮無盡的專欄、八卦、豪
門恩怨之血戰到底，無不成為我們今天的心靈寫
照。

人們記住的都是港文化帶給我們的幻影，泥沙
俱下、露骨畢現、震盪靈魂，都會對當時沉迷於
此的自己不勝欷歔。

文化是什麼？就是一種記憶和留痕。
儘管它可以步入頹敗只留下葉蒨文的白髮和林

子祥蒼老的臉；更像是紀念肥肥的鄭欣宜演唱
會；以及識別度有限的各路新星出道，所謂今非
昔比概莫如此。可是那又怎樣，月有陰晴圓缺，
致使曾經的輝煌猶現燦爛，難道我們要埃及再出
現一個金字塔嗎？難道我們要求今人再畫一幅

《千里江山圖》嗎？
這樣去理解香港是不公平的，記住曾

經本身就是一種美好。
可是我們的文化餘韻又在哪裏呢？又

留下了什麼？是否也影響過一代或幾代
人？這是我一直在思考的問題。

所以香港文化在我心中一直是謎一樣
的存在，在歷經回歸和融入灣區之後它
會有怎樣的演變，值得期待。

而我於心深處對於香港始終存有敬
意，只因它永遠像一個少年，帽子反戴
誰也不愛。任你東南西北風我自漠然，
只因為它曾經風華絕代。

（作者為廣州市作家協會主席。）

任你東南西北風（代開欄語）

關於這個問題其實我思考已久。我認為「 大灣
區文學 」這個概念是一個很重要的契機。當然首
先它是一個經濟概念，把它延伸到文學領域，畫
出一個地理位置說，中國文學裏面的這一塊叫做
「 大灣區文學 」，我是有點懷疑的。需要從很多
層面來建構它、界定它、想像它。語言是一個基
本層面，我想到粵語文學，或許能夠跟別的地域
文學有所區隔但又涵括「 大灣區文學 」。當然這
個概括非常粗糙，我們看到大灣區裏面也有客家
話、潮汕話的區別。惠州是客家方言區，深圳的
前身寶安也是，香港新界的元朗也是客家方言
區，但是目前看不出有客家方言寫作的苗頭，當
然客家山歌、山歌劇的寫作有一些積累，必須另
作考察。我主要是以廣府話方言這麼一個概念的
觸發，去討論粵語文學的現實與可能。

國語的文學，文學的國語

首先要提出來一個歷史上關鍵的背景，就是五
四時期胡適提出來的一個很重要的口號：「 國語
的文學，文學的國語 」。兩個詞的互相修飾提出
來兩個非常重要的目標，用國語創作文學，用文
學傑作支撐國語。其實這兩個目標是共同的一個
目標，就是作為民族國家的一個政治動員的媒
介，要有一個統一的語言和用這種統一的語言創
作的文學作品。用這種統一的語言創作出來的文
學作品反過來支撐這種民族國家框架內的統一的
共同語。這是非常重要的目標。這個目標受到了
歐洲民族國家形成中的一些範例的啟發。比如意
大利其實是由無數的小公國建成的，這樣一個國
家，採用的共同語言就是以佛羅倫斯方言作為一
個中心語言，意大利的國語什麼時候立住腳了
呢？但丁《神曲》啊。胡適提出來的這個目標，
其實到了三十年代已經基本實現了，其中一個重

要標誌就是在中小學的語文課本上絕對採取白話
文，而且由一批文學家來編訂教材。到了二十一
世紀，我們還能在語文教材裏讀到如朱自清〈背
影〉這樣的文章。我們還要看到一個更大的國際
化的背景。民族國家其實是奔向一個所謂世界大
同或者是世界民族之林的，在語言上的表現就會
反覆看到那種關於拉丁化的要求，還有一個就是
對世界語言的推廣。世界語言不是從各民族的文
化生活裏邊自然生長出來，它是非常蒼白的語
言，只夠有限地溝通。可以看出來所謂國家民族
語言，是依靠世界大同的目標提出來的，但是同
時它又面對地方方言怎麼辦的問題。世界、國
家、地方三種力量交匯，顯然壓抑或者遮蔽了方
言文學的地位。

回顧從晚清開始非常成功的作品，其中就有吳
語文學。《海上花列傳》，魯迅說靠讀它，「 足
不出戶的學會了蘇白 」。胡適也很喜歡吳語文
學，但是他說不能着急，待到國語文學站住腳
了，就可以發展方言寫作。那麽一百年來，北方
方言，尤其北京方言很方便地融入國語寫作，別
的地域方言就比較困難。到二十一世紀，上海作
家金宇澄寫了《 繁花 》，算是滬語寫作，後來
《繁花》得了茅盾文學獎。茅盾文學獎中南方作
家佔的比例之小，小得不像話，國語的文學在建
構這樣一個偉大目標的時候遮蔽了方言的層面。
但有意思的是，在延安時期有一個短暫的陝北方
言寫作，出現了如《夫妻識字》、《兄妹開荒》
這樣的作品。這種稍縱即逝的寫作跟四十年代末
香港的文學運動有非常相似的地方。簡單來講就
是當時的邊區政府是屬於地方，它的方言寫作在
某種程度上用來動員地方的民眾。回頭來看粵語
文學，其實也是在晚清的時候蔚然大觀，最重要
是這些方言文學都跟一個地點關係非常密切。

方言文學的生命力

一九四八年，有大批的文化人，主要是左翼文
化人聚集在香港，住在比較集中的地方。他們出
版了一本非常重要的雜誌，叫做《 大眾文藝叢
刊》，這是一本在中國文學史上重要的刊物。這
本雜誌裏面有一期發起了「 方言文學運動 」。茅
盾、鍾敬文都寫了理論文章談方言文學。不光有
理論的，還有創作發表。叢刊裏頭有粵語方言、
潮州方言、客家方言的一些寫作，後來還結集成
冊。但作者後來都承認這種嘗試性寫作是不太成
功的，寫出來還是沒有那個味道。比較成功的反
而是不太純粹的方言寫作，所謂純粹的方言小說
或者純粹的白話文小說都是一個神話，是一個不
太可能實現的目標。反而曾經幾個學者說到多元
化、「 雜語喧譁 」，體現在語言方面，才是最有
生命力的寫作。

到了五十年代，香港有一個叫三蘇（高雄）的
怪才，寫作速度非常快，現在很多人重印他的一
本小說叫做《經紀日記》。他在寫作中使用了一
種叫「 三及第 」的手法，所謂三及第就是廣東方
言和白話文和普通話三者的結合，非常有味道。
像這樣的文體，學者給它很高的評價，但是有點
後繼無人。現在出現了一個叫「 新三及第 」的，
文言文的成分很少，但是加入了英文，這個我們
在香港的大學裏經常聽到一些同學說，在文學上
還沒有人寫出成功的例子，但是卻給我們帶出來
一個非常重要的啟發。這樣一種多元發生的文體
是粵語文學發展非常開闊的一種可能。

與現實接軌的方言文學

二十一世紀粵語文學的發展，也有一些重要的
成果。這裏面有幾個先決的條件，第一就是多媒

體擴展了粵語文學的讀者群。很多人不在廣州也
不在港澳生活，但是他可以聽懂廣東話，他會跟
着粵語歌曲唱。香港電影和電視連續劇的大規模
普及都擴展了粵語的讀者群。電影字幕的發明影
響很大，還沒有人去研究，有了電影字幕，人物
可以說各地方言了，港片在內地發行不用再找人
來給劉德華、任達華配音。

其次，香港作家參加了一個「 口述歷史運
動 」，我覺得在大灣區的各地中有必要迅速地展
開類似的活動。這一代有記憶的老人已經逐漸凋
亡，將來都是一些沒有記憶的人群，不把他們的
口述歷史記錄下來非常可惜。黃碧雲寫了一本非
常重要的長篇《 烈女圖 》，再接再勵寫了一個
《烈佬傳》，在口述歷史基礎上也大量使用了廣
東方言。還有一個就是陳冠中的《 金都茶餐
廳》，用粵語講述的同時也提煉了粵語。董啟章
的自然三部曲的第二部《 時間繁史．啞瓷之
光》，裏面有三分之一的章節全部是用粵語討論
深刻的哲理，這就是非常冒險的一個實驗。前面
幾位使用粵語寫作是因為讓敍述者發聲必須使用
粵語，而董啟章的構思則跟前面幾位完全相反，
日常對話用國語，哲理思考用粵語，反着來。但
有意思的是，在台灣有一個董迷，利用一本粵語
字典，一個暑假把這本書啃下來了。這樣一個閱
讀的例子是所有方言文學的寫作者需要考慮的問
題，就是說它的讀者接受面的問題，這是粵語文
學的一些現實。

強調這些嘗試，是想要給大灣區的其他作家提
供一些參考。粵語文學存在着可能，但是能否成
為現實還要大家拭目以待。

（ 作者為文學評論家、中山大學中文系（ 珠
海）講座教授。）

【文化綠蔭】■

編按：「 世界、國家、地方三種力量交匯，顯然壓抑或者遮蔽了方言文學的地位……多元化、『 雜語喧譁』，體現在語言方面，才是最有生命力的

寫作。」自從五四運動以來，國語已經成為文學寫作的主流語文，而方言創作則被忽略，失卻了過去的地位。作者思考了以方言創作的現實挑戰，並

點出了粵語文學以至「 大灣區文學」發展的新路向。

●胡洪俠

●張 欣



【文化綠蔭】■ ●陳橋生苦難中長出善意之花
嶺南的兼容並包，與其長期作

為貶謫之地息息相關，是在苦難中
長出的善意之花。

在很長的歷史時期裏，嶺南都是作為常見的貶
謫地之一。這些被貶者，朝夕之間便從政治權力
的中心被貶黜到荒蠻的嶺南，心境必然是淒苦幽
怨的。然而，事實上，不少的貶謫者，當他們確
定無疑地踏上了南下謫徙之路時，也往往能直面
現實，較好地完成人生角色的轉換。雖然也有痛
苦掙扎，但一旦到了貶謫之地，也能很快融入當
地社會，關心民眾、了解下情、交結名士、創辦
書院、興利除弊等等。以他們不朽的事功和著

述，照亮了自己人生中這段黯淡的歲月，也造福
於一方黎民百姓。

這些貶謫者之所以能夠逆襲人生，一方面固然
有賴於文人們自我的調適安頓，另一方面亦有賴
於嶺南的善意、接納與包容。

在晉代嵇含所著《南方草木狀》中，有則關於
「 吉利草 」的記載，就為我們提供了一個具體生
動的案例：
吉利草，其莖如金釵股，形類石斛，根類芍

藥。交、廣俚俗多蓄蠱毒，惟此草解之極驗。吳

黃武（公元二二二——二二九年）中，江夏李俁

以罪徙合浦。初入境，遇毒，其奴吉利者偶得是

草，與俁服，遂解。吉利即遁去，不知所之。俁

因此濟人，不知其數，遂以「吉利」為名。豈李

俁者徙非其罪，或俁自有隱德，神明啟吉利者救

之耶？

以罪徙嶺南的李俁，以自身的苦難成就了功
德，「 因此濟人，不知其數 」，給當地百姓帶來
了莫大的福音。李俁、吉利不是孤例，而是像他
們一類的人。於他們，這雖然是不得已的流徙，
但因此帶給嶺南的，卻可能是功德無量，是濟人
無數。其功德起初可能只是體現於一花一草、一
泉一石的細微之間，而後則體現於教授、理政等
宏大敍事上。

也因此，嶺南對於這些「 李俁者 」、「 吉利
者 」，是深具同情，心存感恩的。評論曰，李俁
或「 徙非其罪 」，或「 自有隱德 」，從而感動神
明，得其啟助。其冤情、其德才，足可以感動上
蒼，這是嶺南人民對這些「 以罪徙 」者的真實態
度。別人看到的是他們身上的「 罪 」，嶺南百姓
看到的卻是他們身上的才德，並因而獲益無數。
嶺南的善意、包容，正是從這一點一滴中積累而
成的，是與他們內心的感恩之情緊密連結在一起
的。

（作者為《 羊城晚報 》編委、文化副刊部主
任。）

●江 揚火龍舞月【散 文】■

鄉愁成了遙遠的呼喚
●北京師範大學-香港浸會大學聯合國際學院 楊紫嫻

我像一隻風箏，每起一陣風，就乘着風飛得遠一些，再遠一些。
大概十二三歲的時候，就有一種強烈的衝破故鄉「 樊籠 」桎梏的
欲望在心裏燃燒。「 我要走出去，我想去看看更大的世界。 」一
個梳着柔順馬尾的女生這樣在班級的心願牆上一筆一畫寫下。

教室窗邊的芙蓉花開了又謝，女孩拿着當地高中重點班的錄取
通知敲了敲主任辦公室的門，告訴他自己想去市裏讀書。那是一座
高樓林立、街道整潔的大都市，令人彷彿以為這裏無人居住。鄉音逐漸
消弭在新鮮的面孔和話語中。一日午休，女孩被噩夢驚醒，迷糊中對對
床的室友大喊：「 滴哈幾多點噓？ 」室友愣神了，她又再問了好幾遍，

突然猛地反應過來，改口道：「 現在幾點了？ 」悵然間回想，原來鄉愁
成了遙遠的呼喚。

高考完的盛夏，知了扯着嗓子在綠蔭中嘶吼，不知道又有多少懷揣着
熱烈希冀的青年要走向披着迷人面紗的遠方。女孩喜歡海，她選擇
了一座名字裏帶海的城市，再一次背起行囊興致勃勃地出發。

我曾經以為風箏是沒有鄉愁的，可是在斜日西沉時，傍着大山
的校園中升起靄靄暮氣，一向很少想家的孩子也會眼角噙淚。黑

瓦白牆的老屋、田間泥土中老牛的足跡、菜田中飛舞的蝴蝶……
它們之於我，比任何閃耀的霓虹燈、川流的車馬都來得親切和值得

眷戀。月亮掛起在山頭，外公趕雞鴨回籠的聲音再次在耳邊響起：
「 喲——喲——天晚咯——回家咯—— 」

風暴中釀出了回味
●廣州暨南大學 朱 霄

廣州的六月風急雨驟，驚雷撞破了沉沉的天空。學校圖書館的
頂層霧濛濛的，只聽得水聲嘩嘩，偶有閃電在落地窗外綻開，但
內裏的空間卻穩如方舟。走廊中穿行的同學從外面帶來了潮濕的
氣息，甚至有淡淡水漬留在剛行過的地板上。

近半年未歸家，母親打電話來，我們皆訝異於這般多雨的南方城
市，歎此風暴盛況空前。窗外的暗色濃得化不開，眼前的暴雨替代了記

憶裏肆虐的風沙。故鄉的小城居於連綿的山巒中，極少有廣州這般傾倒
式的降水。聚居的人不多，大都有些親屬關係。童年時代，成片的風

沙常席捲着小城，暗紅的磚牆經年被刷出了赤黃色。西北的風暴少
了這般濕濘的水氣，空氣也不如廣州暴雨膠着，但同樣以大風的
天氣給人們帶來意想不到的共處時間。風暴來臨，人們往往居

家，任憑外面急驟的天色變化，慢慢享受着難得的時光。
南方殊異。我在纏綿半月的雨天回憶小城的過去，隱隱見得故鄉

的人和事，如今倒有了醇香的意蘊。時空穿越南北，在風暴中釀出了
回味的情緒。

每逢佳節倍思親
●美國博士在讀生 陳路比

一個人到海外求學已有四年，其實有很多生活或文化上的差異已經逐
漸習慣。平時忙於學業，連想家的時間也少得可憐。但也總有深夜時
份，一個人靜靜望向窗外一輪明月，思緒就會飄回家鄉，想念在地球另
一端的親友。

「 每逢佳節倍思親 」，飄洋過海的學子，才真正理解了從小就熟讀的
詩句。自從到了國外留學，就再也沒有機會和家人圍坐在一起吃團年
飯，沒有機會去行花市，沒有機會去討人厭的親戚家「 逗利是 」。相反
新年期間，正是留學生最忙碌要上課的時候。心裏總會大聲吶喊，為什
麼過年了我還坐在電腦前寫論文！回想第一年自己一個人在外過年，雖

有同學相伴，但總也不及和家人一起吃盆菜來得溫暖。那年哭得太慘
了。但後來的每一年，也都就這麼熬了過來。那年的眼淚就變成家人間
的一個新年限定版笑話，母親大人總會半開玩笑：「 你還記得你哭得多
難看嗎！ 」但我總會看到，她眼角的那一滴不敢流下的淚。

另一個最讓海外學子思鄉的物事，大概就是沒辦法時常吃到熟悉的家
鄉味道了。稀鬆平常的一句「 得閒飲茶 」都變得非常奢侈。我的學校附
近沒有太多中菜館，僅有的一兩間，價格不低，也沒有特別好吃。實在
想家時，只好約上三五同學，開車去距離學校大概一個小時車程的中國
城，吃上一頓好吃的中餐，充好電，再打道回府，繼續努力學習。

這兩年多來因為疫情，一直沒有回家。前幾個月終於訂了回程的機
票，每天都倒數回家的日子，太幸福了！

回家了，終於可以得閒就去飲茶。

學子的鄉愁【學府點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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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百年來，萬億年以來，甚至比我想像中還要
年代久遠的月亮，每當中秋節的約定再次到來
時，依然給力的閃亮在「 一年月色最明夜 」
（宋．林光朝〈中秋月夜〉）。

遍布神話的月亮，幽深洪荒，是地球上闊遠唯
一的衛星，無數的謎團吸引人類，衍生出許多
綺麗傳說。

儘管日月循環往復，日子循環往復。圍繞中
秋月圓這一特殊的天象，人們穿越上古時代的月
神信仰、秦漢的祭月習俗，魏晉的賞月時尚，任
唐詩豪邁、宋詞激昂，把中秋月色裝扮得超然、
澄明和高遠。

記得我到香港的第一個中秋節，嫂子邀約去賞
月。早早吃過晚飯，提紙製的燈籠，帶上月餅
和水果等食物，還有蠟燭，往附近的香港佐治五
世紀念公園走去。

斑駁的細葉榕樹，延綿在古老的大麻石牆旁，
滑動正在開枝散葉的秋天。

公園是少數留存下來的殖民地時代建築物，滿
滿的英倫味，不少港產片在這裏取景。樹林中星
星點點是孩子們追逐玩耍提的紙燈籠，草叢裏
閃閃亮亮是一個個發光的小燈泡，讓人感覺很魔
幻。

地上灑滿月光的婉約與銀白，似乎也淋淋漓漓
沾染了一身文氣。我知道，這股無處不在的綿綿

文氣從渺遠的春秋時期發端而來。最早出現在
《周禮》的「 中秋 」一詞，兩千多年來映照人
間的天倫之樂，孕育出膾炙人口的千古篇章。從
「 明月幾時有，把酒問青天 」的豪邁，到「 舉頭
望明月，低頭思故鄉 」的鄉愁，再到「 海上生明
月，天涯共此時 」的闊大，都蘊藏一種濃濃的
家國情懷。

人們把自己的食品、蠟燭、花燈鋪在地毯上，
在公園裏形成一個個家庭的空間。對於團圓的追
求，是中國人的一種執念。而對美好生活的祈
福，更是千百年來的一種期盼。

具有祈福意念的大坑舞火龍，作為中秋傳統習
俗已經在香港「 遊動 」了過百年。這項充滿生命
力的活動，在被納入中國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
名錄後，成為香港又一張獨特的城市名片。

那是十九世紀末的大坑區，聚居人口稀少的
客家村民。他們耕種、打石、捕魚，隨日出而
作，日落而息。過清淡、守拙、自然元素十足
的生活。

據傳某日狂風大作，一條蟒蛇降落大坑，肆無
忌憚地吞食家畜，村民合力制服了蟒蛇。翌日颶
風退去，卻不見了蟒蛇屍體。一時間村民產生了
困惑，搬動如此巨大的物體，在那個年代，絕非
易事。現實的，虛無的……形形色色的疑問，恰
如這維多利亞港的海水，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村裏開始瘟疫蔓延，染病身亡的數字與日俱
增。惶惶不可終日的村民，忽獲菩薩托夢，在中
秋節那天，舞火龍遊行，放炮竹驅趕瘟疫。

這個法子確乎神奇，也許因為炮竹內含硫磺白
藥，加以香火熏蒸，卻也奏效。是大自然的玄機
重重，還是天地命理？這些動人的民間故事異曲
同工，卻都體現出揚善抑惡的做人做事準則，讓
人有了歲月靜好的願景。

大坑人與火龍結契了一百多年，習俗也被傳承
了一百多年。

每年三秋過半，大坑人找來特粗的麻繩紮製有
三十二節的火龍龍骨，再把厚厚的珍珠草包
裹在六十七米長的龍身，用屈曲的藤條做成
龍頭，上面插滿長壽線香。還有鋸齒鐵片做
的龍牙，手電筒做的龍眼，漆紅木片做的舌
頭，整個製作十分講究。
夜幕降臨，聚集在面向大海巨石下蓮花宮

的大坑人，為新造的火龍簪掛上寓意吉祥、
崇敬的紅綢，點睛、拜神。當鑼鼓聲響起，
在兩個沙田柚做成的龍珠帶領下，點燃細密
均勻地插滿逾萬支長壽香的火龍，循順時針
方向巡遊在區內掛滿彩燈的大街小巷。

由三百多人舞動的火龍，沿途不斷展示出
各種花樣。「 雙珠戲火龍 」、「 火龍過
橋 」、「 火龍纏雙柱 」、「 起龍結團 」（打

龍餅）、「 彩燈火龍結團圓 」……
我屏住呼吸的訝異間，一輪圓月悄然嵌入幽藍

的夜空。蜿蜒起伏閃爍舞動的火龍隨月光上下騰
飛，有如蛟龍出海的氣勢，一直舞向銅鑼灣海
邊，然後被拋入海中，以示「 龍歸天 」（如今為
了避免污染海水，已經不再拋入海中）。象徵火
龍把世間污垢送到海裏，明天將是一個嶄新的世
界。

原來香港的中秋節是這樣燃的。
（作者為中國作家協會會員、香港作家聯會永

遠名譽會長。曾任香港《文匯報》首席記者。）

冬歸春意漫，轉入虎凶年。
俗世充災劫，人間煉獄煎。
注：人間凶年者，見於疫病與經濟停

滯、戰爭與能源及糧食危機、熱

浪與山火破壞自然等等。

冷戰催爭霸，東歐動火煙。
生靈塗炭禍，飢病死傷延。
注：新歲二月，俄羅斯以國家安全為

由攻入烏克蘭。烏國近年被美國

操控，欲加入北約軍事聯盟。

損肺傷中氣，三春病毒顛。
多方針藥制，難趕惡瘟遷。
注：新冠肺炎病毒大流行自二○二○

年起肆虐全球，歷三載而未止。

封關交往斷，抗疫截人財。
政教工商困，千門百業哀。

亂過希安穩，同心豈懼災。
精堅宏遠志，民族復興裁。
注：香港於二○一四年及二○一九年

發生社會暴亂，至二○二○年中

央政府通過「國家安全法」後，

社會方回復安定。

江山長錦繡，風雨闖天開。
一國雙機制，灣區展未來。
注：灣區：在國家規劃中，香港、澳

門與廣東九個城市組成「大灣

區」，實力堪比中型發達國家。

（作者為耶魯大學哲學博士，歷任嶺
南大學中文系教授、翻譯系教授、哲學
系客席教授。現任香港大學中文學院名
譽教授、南溟詩社社長兼主席、香港茶
文化院學術委員。）

▲具有祈福意念的大坑舞火龍，作為中秋傳統習俗已經在
香港「遊動」了過百年。（資料圖片）

夜幕降臨，聚集在面向大海巨石下蓮花宮的大坑人，為新造的火龍簪掛上寓意吉祥、崇敬的紅綢，點睛、拜神。當鑼鼓聲

響起，在兩個沙田柚做成的龍珠帶領下，點燃細密均勻地插滿逾萬支長壽香的火龍，循順時針方向巡遊在區內掛滿彩燈的大

街小巷……這項充滿生命力的活動，在被納入中國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後，成為香港又一張獨特的城市名片。


